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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不仅诗词、乐府、戏曲等为人类精神文明的瑰

宝，古典小说也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中的一朵璀灿的奇葩。仅现有国家和地

方各图书馆收藏的历朝历代小说，粗略计算就有五千余种，且国内外图书

馆、私人藏书，不断通过各种友好渠道，将一些珍稀版本图书贡献给国家

和读者，于是一些稀有本、善本、孤本等各色古代小说，争相面世。这从

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文化出版的繁荣景象。然而，由于品种

繁多难免鱼龙混杂，许多读者因受时间、专业等各种因素的制约，面对林

林总总的古代小说一时不知如何选择。这样就给出版界提出一个现实的题

课，即如何从浩繁的中国古典小说中筛选出一些既有文学价值又有欣赏品

味的文化精品，以飨读者。

此次，我们出版的《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全四卷）就是根据这

一社会需求做出的尝试。

在专家指导下，我们从众多现有国内外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中，择其

优而选之，其内容鲜明地反映着中国古典文化的精萃，我们始终把内容与

形式并重，思想与艺术并重、深厚度与可读性并重作为遴选原则。如《海

上花列传》就曾被胡适先生称为“吴语中的第一部杰作”。胡适先生在海

外还谈及，一天，文学家郑振铎先生逛书摊，买得一部书，跑回来对同住

的胡适先生高喊：“我找到了一部宝贝书！”这部书就是被称为“海上奇

书”的《海上花列传》。此书奇在何处？其一，胡适称“第一流的作者用

他的全力来描写上海妓家的生活，自觉地描写各人的性格、脾气、态度、

员



行为，可算是一大成功；其二，无论写黄翠凤之火辣，抑或张蕙贞的庸

风，还是写周双玉的骄娇，陆宝之之放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忽东忽

西，随手拈来，并无一丝挂漏；其三，全书百数人物竟无一雷同，无一漏

结。《海上花列传》可以说在当时给中国文学开了一个新局面。”再如，

《花月痕》，此书成书于咸丰年间，被诬为“狎邪小说”。全书写的是韩荷

生与妓女刘秋痕、杜采秋悲欢离合的恋爱故事。虽是写妓女生活，却全不

涉淫邪秽语，书的品位极高。其论说无非是发泄对时事之愤懑。三十一回

的鸦片叹，悲论出中国近代衰落的根源，作者忧时伤世之泪，渗于纸上。

又如《青楼梦》成书于光绪年间，虽说是勾摹柔情，敷陈艳迹的恋爱故

事，但主人公金挹香识得寒儒，怀才不遇，百般垂爱，使其发达的行为，

从一个侧面挟击了公卿士大夫们的无能与腐败。书中内容虽迫于幻想，但

却反映出了作者对彼时彼世的政治和生活态度。至于说到《粉妆楼》、

《九云记》、《五美缘》、《狐狸缘全传》、《绣鞋记》、《珍珠舶》、《醋葫芦》

等等，亦多见于市井书店，文学家对此亦多有品评。其中广泛包涵了宫庭

艳史、世态人情、仙语人言、幽默杂闻等等。总之，此次编者是从众多古

代、现代海内外版本古籍中，择其故事生动，可读性强，文字精美且品位

较高，值得珍藏的古典小说编纂成集，所以称其为珍本。这样选编的珍

本，不但排除了有些古籍中鱼龙混杂、人鬼不分的缺点，更避免了读者广

为采寻有关书目之累。

此书编纂出版，如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专家指正。

编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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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摇
图佳偶不识假女是真男

悟幼囤失却美人存丑妇

运退黄金失色，时来铁也增光。虽然两句旧文章，今日看来真当。打米

挑水村汉，拾柴做饭婆娘。一朝忽作有钱郎，也会装模作样。

———右调《西江月》

世人有何下贱？无钱便是下贱之因。有何尊贵？有钱便是尊贵之实。下贱之人，

有了钱，便改头换面，自然尊贵起来；尊贵之人，无了钱，便伸手缩脚，自然下贱起

来。所以说：“富贵不奢华，而奢华自至；贫穷不下贱，而下贱自生。”虽然如此说，

毕竟人于此中，要各安其分便好。始贫而终富，不可忘了贫时的行径；始富而终贫，

亦不可失了富时的体格。故汉光武说道：“富易交，贵易妻。”是说破千古不安分的

世情。宋弘答道：“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是表明千古当守分的正理。

然当今之世，遵宋弘之论者，百不得一，依光武之言者，比比皆是。要知究竟，

宋弘之毒，华不能悉。譬如猛兽伤身，毒蛇损命，由天注定，数莫能逃，亦付之无可

奈何罢了。只是闭门读书，人前少语，到底祸患少些，若是舌出尖，有热肠，不能

忍，口即是惹祸之根。故秦时，一个官人，姓上官，讳谠，号许忘，居住洛阳，是个

大富长者。一日闲行市中，见几个异乡人摔打，内有一个少年，被三个长大汉子攒

殴，大是吃亏。他偶然路见不平，叫令家人辈救护了他，又邀到家中，问其乡贯。却

是绛州人氏，姓赵，小名唤十一郎。留他住了数日。那上官谠，适因妻妾相争，斗了

闲气，几日无好情绪，不喜说话，见了朋友，拱手就别，不接一语。这赵十一郎错认

是厌弃他的意思，便要相辞归去。一日，大夫人之子瑶郎，与如夫人之子神郎，年俱

六七岁。两个乳母领他出来玩耍，却在鱼池边争捉一个小小金线绿毛龟，以致哭嚷起

来，直嚷到里面。妻妾两个互相护短，争把乳母打骂，上官谠喝冲不开，气不过，出

了内院到外书房来，愤愤的恨声不绝。这些宾客，都来叩问缘故，赵十一郎也在内

中。上官谠却气愤愤的摊手说道：“都只为这拾来一个小乌龟儿淘气。”说罢，就走

开了去。众人都不介意，惟有赵家这小厮年幼，他偏是路上乍相逢延归来的，误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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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心事。原来这十一郎是八岁丧父，今已十九岁，因母亲安走邪路，他气愤走出来

的。被上官谠无心一言，暗犯忌讳，他便认真有意骂他，竟不别而去。上官谠自忘怀

了。却过了十二三年后，秦（下有残缺）。

〔⋯⋯〕是细丝锭。他见了，吃了一惊道""""""他也不去领这孩子，竟将

柴篮倒空，将锭装了半篮，将枯叶盖好，背了就走。背到家中，坐了气喘，喘息未

定，只见曹有华将布衫兜了一升白米归家，道：“肚中饥了，快烧粥吃。”见庄氏没

有柴，又坐到在门槛上，便骂起来。庄氏道：“不要慌，不要嚷，有一桩天大好事，

在此对你说。”有华道：“好事不好事，且饱了肚皮再处。”庄氏道：“你要吃粥，篮

里来拿柴。”有华将手柴篮里一把，只见多是雪白细丝锭，他就吓呆了，低声道：

“你那里偷来的？”在庄氏道：“那里好偷？”遂一一说了缘故。

那有华即同妻子往坟墩里去，只见那孩子也不哭，还坐在棺材上，抓了两把锭儿

搬弄。见了有华，嚷道：“阿伯，阿伯！”将锭递与有华。有华接了，看看。一棺材

都是银子，庄氏只拿得一角，他对庄氏道：“天色晚了，雪又纷纷下了，料想无人走

到坟墩里来。我索性等夜静了，偷对过舡坊里那只小船来，尽数载他娘去，可不是一

生受用。”他竟同庄氏将布衫先拿些兜了，又抱着孩子道：“我儿子，想是你的造

化。”同庄氏回到家中，放了孩子，先将一小锭银子，走到村中店里，借剪子剪些

来，沽了一沙锅酒，买了一大块猪头肉，又买四块豆腐。店主人道：“生意好，大开

子，今晚天色寒冷，想是要请人么？”有华道：“身上冷，无籍凭，只得做个里牵

棉。”笑笑去了。谁知到了家中，天色已晚，肚里又饿，心上又快活，从不曾这等放

量大酌。夫妻两个，你一碗，我一碗，碗头风，一吃吃醉了，两人竟好好睡去了。

不道事有作怪，两人睡去，同做一梦，梦见一个白衣童子，一个黄衣童子，嚷进

门来道：“我在大雪中等你领我归家，你吃得好醉，竟不来了。那前日领我来的，又

要领我到别处去，我不耐烦，只得住在你床下了。恐你不知，我们对你说声。”两个

一同惊醒，已是四更天了。听得外边风又猛，雪又大，冷又冷得紧，有华对庄氏道：

“我方才得一梦。”如此如此说了。庄氏道：“奇怪，这是我方才梦见的。”也这般这

般说了，道：“你那里如我梦。”两人细说，一毫不差。有华想道：“是了。这注财

香，必是我的，如今在我床下了。虽然如此，趁此雪大无人到此，我们明早先去拿了

棺材里的，然后慢慢掘床下的。”

两个天明起来，煮了饭吃，悄悄到坟墩里去，拿棺材里的银子，只见一棺材枯

骨，并不见一些影儿。有华道：“是了。这财香原是儿子的，我们原领他来坐着。”

忙去抱那儿子，可煞作怪，孩子道是天冷，杀猪一般这样哭，再不到坟里来。两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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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奈何。庄氏道：“昨夜之梦，还要我住在你床下，如今我们快去挖床下看。”于是

两人竟到屋里来，关了门，拿了锄头，到床下一掘，掘到二尺深，只见一堆都是细丝

锭，与棺材里边一样的。拾了银锭，下边都是金锭。有华快活苏了道：“原来银子是

活的，怎么昨日明明在棺材里，今日走在我床下。”把金银堆满一床，夫妻两人只顾

拜，拜了，两个商量道：“如今有了这些银子，是财主了，不可再住在此处了，必须

先寻一所大房子，来搬了场，再请钱亲家公、亲家母来做了帮手。有事要他商议商

议。”

原来这三岁孩子，在周岁时，已攀了一个做长工的钱大女儿。当日曹有华走到钱

大家里，见他妻子在檐下舂米，便道：“亲家母，老钱在家么？”那妇人道：“今早见

天色冷，主人家去打米了。”有华是认得他主人家的，竟走到城里来。只见钱大也走

归来了。途中遇着钱大道：“曹大老，你来〔干〕什么？”有华道：“有句话，特来寻

你商量。”钱大道：“你可是要到我主人家去借印钱种春熟么？”有华道：“不是。我

要你在城中寻一所屋，搬搬场，因乡间忒野难住。”钱大笑笑道：“让他野，又何妨

碍。料想湖里强盗，不来寻到你家。”有华道：“如今不是这等说。我与你到我屋里，

去吃杯酒，细细商量。”那钱大见他说话有些跷蹊，道：“亲家公，莫不你近日有些

生意了么，怎么请我吃起酒来。”有华道：“你随我来。”钱大随了就走。只见有华身

边将一锭银子，放在店上，抵了二千钱，酒肉鸡鱼之类，买了一篮，与前日光景大不

相同。钱大到了他屋里，有华道：“一发接了亲家母来。”不一时，钱大妻子也来了。

钱大见他做事来得希奇，道：“亲家公，不道你近日大有利市？”有华然后道：“不瞒

亲家说，其实有些利市，所以要商量，寻一所房子，到城中来住。就是这里，也要寻

几间，搬两位亲家在内住了。还要买几亩田，相烦与我照管照管。”钱大道：“可知

亲家得了浴大射香，要到城中去。请问亲家，大约要得多少价钱的房子？”有华道：

“价钱多少，不好拘定得。”钱大暗笑道：“待我将大些的试他一试看。”因道：“我主

人家，城中有身下自住的屋，近来当了塘长，又当粮长，又打官司，急要银子用。将

一半或典或卖与人，如今现出空在那里，不知亲家用得着么？若用得着，我就去

说。”有华道：“他要许多银子。”钱大笑笑道：“典他的，要五百两；绝他的，要八

百两。一应厅堂房屋楼子书房，后边假山园亭，一色端正。只要打扫打扫，今日成

交，明日就住得。”有华道：“既如此，还是绝买他的好，烦你去取个经帐来。”钱大

夫妻两个听说，各将舌头一伸，暗暗大惊道：“这也奇了。”钱大便起身道：“亲家既

如此，我去讲定实价，并拿经帐来。做个中人，强如做长工，但不要哄我。”有华

道：“当真要屋，那个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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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一经走到主人家讨经帐。主人家道：“那个要？”钱大道：“我们亲家公要。”

主人家笑道：“你那亲家公住在乡间的，你可不认错了。想是要租一两间，租是不要

经帐的。”钱大道：“我们曹有华，近来大发了财，恐怕乡间野，任要搬到城里来住，

所以要剥一所大房子。我闻得主人家要卖屋，故来相求经帐，学做个中人，怎么认错

起来？”主人家大惊道：“就是前日来借米的曹有华么？这也奇了。”即写一经帐与他

道：“若绝买，实价要八百两，倘一并现银，再让他四五十两也罢。”钱大道：“晓

得。待我对他说。”接了经帐，急急来回复有华。只见有华问了实价，七百五十两，

将银一一兑足，拿条搭膊装了银子，叫钱大也装了一搭膊，竟到主人家来成交。那主

人家见曹有华来成交易，老大吃惊道：“他那里有许多银子？”家人道：“外边沸沸扬

扬，说曹有华掘了藏。”主人家道：“可知他银子如此现。”那主人因他有了银子，就

奉承他几分，口里叫声：“有老。”吃东道时，甚是绸缪。曹有华央人写了文契，将

银一并交足。主人家见他爽快，因道：“我房子甚空，你就搬来也使得，家伙少一缺

二，我家尽有，任凭借用。”有华道：“多谢，多谢！”

有华别了主人家，一路归来，乘便到典衣店里，买了几件绸衣服，夫妻儿子一齐

穿了。收拾进起屋来，就顾了前村同伴做工的孩子。顾了小厮，居移气，养积体，摆

踱起来，与乡间习气，大不相同了。又有几个奉承他的，来掇臀放屁，他也时常把些

酒食来请人。又买了二三百亩田，造了几间班房，与钱大夫妻住了，替他做催子，他

自己种过田的，田中利弊，再无人欺得他，所以田中甚是其利。又放债米，堆当米

谷，本多利多，竟大富起来。家中讨了几对乡间人来服侍，买了些湖荡做了冰窨，竟

无利不往，亦无往不利。曹有华竟做了匠门塘第一个财主了。

却说那儿子渐渐长大起来，甚是伶俐聪明，肥头胖耳，面大口方，请先生教他读

书，便贡个秀才与他，遮个门户。那有华，始而人叫他是老曹，继而人叫他曹叔叔，

末后俱叫他是曹大爷。那儿子，始而人多叫他乳名，继而人便叫他小大爷。他一做了

秀才，那有华与人商议，要人改口叫相公。这几个帮闲的道：“莫若出一谕单，贴在

门上，一则见得令郎是个秀才，二则人皆晓得称呼了。”有华道：“有理，有理。”于

是，即教儿子写个告条，贴在大门上道：

示谕家人各佃知悉：本宅大相公，的系真才入学，自今以后，老大爷改

称老相公，小大爷改称大相公。除已往不不究外，合行出示，如违定行送官

惩治，不贷。特示。

那儿子学名叫曹成器，表字取个孟瑚。自做了秀才，竟是在行，又且会撒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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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做秀才，甚行得通，结社、当会走声气，又有几个无耻的名士去奉承他，“曹盟

翁”、“曹社兄”，叫个不了。他也簇新妆未起来，带顶飘飘巾儿，穿领阔带大袖子直

身儿，大红方舄鞋儿。小厮撑了锡顶伞儿，家人拿了红毡包儿，准日三朋，在街上摇

摆，好不燥睥。只有一件，心上甚是不快。独那位尊夫人，乃是贫时攀就长工的女

儿，虽长大起来有得吃，有得着了，终是有种出种，又黑又麻又粗蠢。两只金莲长尺

二，一双玉笋像擂捶，尊相正合着相书上四句道：

立如松，走如风，声如钟，背如弓。

到做亲之日，还不晓得道个万福。惹了他，动不动乱喊乱骂，指手划脚。丈人钱

大，又住在庄上，也是个顶尖粗蠢的，又不好难为他。因此每每饮酒中间，对着相知

朋友，只管叹气。

一日，有个在门下讨求吃饭的相知，叫做许弄生，在座。见他叹气，又平日打听

得三分心病，因道：“孟老兄这样神仙中人，有什么不遂意？这样长吁短叹！”孟瑚

道：“人各有心事，不可以告人。”弄生笑笑道：“小弟虽不是袁天罡，也算得个李淳

风，已猜着七八了。这事有何难处？如此闷闷？”孟瑚见他说得着意，便接口道：

“兄以为易，我道甚难。我只恨那宋弘这厮，对汉光武说了这两句，所以就不好依得

许敬宗对唐高宗的说话了。”弄生道：“何必如此。世间少什么崔莺莺、卓文君。吾

兄若有意于风情，只怕谢鲲的梭儿世间绝少，韩寿的香儿世间尽多。”孟瑚笑笑道：

“只是我少这样窍，还须兄帮衬帮衬便好。”弄生道：“这个当得。”两个笑了一回，

又吃了一回酒，别了。

却说那许弄生，是个最不正路的人。听了这句话儿，他留心要弄曹孟瑚几两银子

度日。他一头走，一头想，心上就生一计出来。暗笑道：“妙，妙！”一走就走到一

个小朋友家去。那小朋友姓孙，名韵士，年纪十七岁，生得眉清目秀，原与许弄生有

一手的。见了弄生道：“老兄何来？”许弄生醉醺醺的道：“扰了老曹，特来讨口茶

吃。”韵士道：“且坐，待我拿茶与你吃。”弄生嘻着脸道：“我有桩银子作成你，赚

来买东西吃，可好么？”韵士道：“老兄作成，极妙了。”弄生扯住他，在耳边低声

道：“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说了一回。韵士大笑道：“这甚使得，只是作事不

可相背便好。”弄生道：“这个自然。”两个作别了。

到了明日，只见许弄生又走到曹孟瑚家来道：“孟老，夜来多扰，我看今日如此

春天，风和日暖，一路桃花乱放，我意欲同吾兄去闲步步，可得暇否？”孟瑚道：

“我没甚忙。”弄生道：“闻得南园二郎庙，烧香的女客，两日盛得紧，我们同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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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如？”孟瑚道：“使得。”两个携了手，一路看去。只见二郎庙前的烧香船，若大若

小，拥挤无数。那些年少的妇人，轻盈袅娜，如花似玉。曹孟瑚看得眼也花，奔得脚

也酸。正看得高兴，只见又有一只小鱼船来，中间坐着一个缟素妇人，你道生得如

何？

妖冶风情天与措，青瘦香肌冰雪妒，滴滴樱桃红半吐。一树梨花初番

雨，海燕空惊无处去。含情凝睇倚江滨，疑是洛川神乍起。

———右调《小梁州》

那许弄生远远望见，慌忙报与曹孟瑚道：“又有一个绝色妇人来了。”孟瑚似失

心风的，飞奔去看他上崖。谁知只因这一奔，众人便拥满在岸边，跳板也没处放了。

只见那船中那个妇人，牡丹头，白春罗细堆纱花的袄儿，臂上金镯露出，两个丫环扶

着，欲起船来，见岸上人太多，道：“不要上岸了，等人散一散再处。”口中说着，

将金扇掩了口，坐而不动。那许弄生与曹孟瑚，看得忒肉麻了。那妇人见了，不觉笑

了一笑，对家人说：“你在庙中去拜拜，点了香烛，化了纸马回去罢。”把鬓儿掠一

掠，将孝包头上蜜腊金结一擎，又往外一张坐了。只见家人庙中烧了香，下船来回复

道：“香烛点了，纸马化了。”妇人道：“如此，叫船家开船罢。”那船家竟撑开船去

了。弄生同着孟瑚，烟也似沿河而奔。那妇人见他随着船走，又笑一笑，伸手把帘儿

垂下。孟瑚对弄生道：“你可见他对我笑么？”弄生道：“还是对我笑。”孟瑚打一下

道：“放屁！他明明爱我，你怎么夺人之好。”弄生道：“且慢！不要动这样虚火。”

孟瑚想道：“但不知他住在那里？”弄生笑道：“你请我一请，我就同你去访他出来。”

孟瑚道：“请到不难，你如何便访得他出。”弄生道：“我自有个绝妙诀窍，一访就

着。”孟瑚笑道：“当真要请，请了要寻还我的，不要骗来吃了。”就丢开手。弄生

道：“你试试我的手段看。”孟瑚道：“我今日走得倦了，一事两勿当，就在酒店中请

你。”两个进了店，孟瑚将一块大银子，对酒保道：“蹄子熏鸭鲜鸡，再做了一锣鲭

鱼面，时新果子。酒要状元红。”酒保道：“是。”少顷，搬了满台，你一杯，我一

杯，吃得一个不亦乐乎。孟瑚道：“请便请了你，且说如何寻法？”弄生道：“你不晓

得这只船，就是南潼子门的船，方才我有心，船上的水牌，及船家的面脸，我已细细

记着。今夜少不得原歇在那边，我只说要叫船，寻着那船家，就问你今日揽了那一家

的生意，一问就得知下落了。”孟瑚笑道：“有窍，有窍！还是你。但如今就去便好

访着了，明早到里书房来回复我。”弄生道：“是。”作别去了。

孟瑚归家，一夜睡不去，细想道：“必是个孀妇，若得他上手，也不枉了我老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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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风月财主。”只见明日清早弄生来了，嚷道：“我是上八洞神仙，果然一访就

着。”孟瑚忙道：“是那等样人家？”弄生道：“是个少年孀妇，住在西园左侧，也是

大人家，新守寡的小姐。”孟湖笑道：“我也是仙人，我心上也道是个孀妇。是便是

了，你有何妙计，可以括得他到手便好。”弄生道：“你这样性急，且是说得这样容

易。”弄生道：“闻他还要到西山烧观音香，你如今将一二两银子，也定只船再去看

他，或他有些意思，便好算计。”孟瑚道：“凭你，凭你，只图上得手谢你。”弄生笑

道：“论起来，你这样着魂，上了手，要谢银一百两。”孟瑚笑道：“若果然弄得上

手，五十两如何？”弄生道：“取笑还是当真？”孟道：“当真。”弄生道：“既如此，

先拿些来香香手，还你一图就成。”孟瑚道：“你真有这本事？”弄生道：“岂不。”遂

将一包银子在桌上一拍，道：“看本事还钱。”弄生道：“不是夸口，说经了我的手，

如瓮中捉鳖，手到拿来。”即将银子袖了，又道：“将一两去定船，我再打听确了，

即来会你。”于是弄生风也似去了。

又隔了两日，只见弄生走来道：“船已定了，不想那妇人前日伤了风，病起来，

道还要隔两日去烧香哩。”孟瑚道：“不要哄我。”弄生道：“这样可是个人相知间，

哄你什么？”于是又去了。又隔了一日，只见许弄生笑嘻嘻奔来道：“我为你费尽心

血，闻得他病虽好些，还不提起到西山去。被我以借坐为名，坐在他间壁乡邻人家，

那人家姓何，其人叫做何老官。我细细问他，做什么生意的。那老儿道：‘我老人家

与王宅看看门儿。’我便接口：‘哪个王宅？’他便道：‘我们是#山〔人〕，因去年

相公死了，娘娘是个小姐，年纪又小，被族中期负他，他权住在这里。里边无人，我

替他管照管照门儿。’说罢，手中拿把酒壶去买酒。原来此老是爱这杯中物的。我

道：‘何伯伯，我借坐了半日，肚中饥饿起来，意中也要买壶酒吃，敢趁便同买一买

么？’那老儿道：‘这个何妨。’我就在十两头里，拿一块来与他道：‘何伯伯，央烦

你去替我买了几只熏鸡，一只蹄子，买了三斤好酒，余的找了钱罢。’那老儿见我大

开手，就道：‘你一个人吃这么多。’我道：‘相知间，同你吃三杯，你不要破钞了。’

老儿笑笑道：‘初相知，怎么倒要扰你？’又口中说：‘我就去买。’不多时，俱买来

了。我与他，你一杯，我一杯，饮酒中间，被我细细问他。原来王小姐是个#山人，

最爱风月，极喜兑好首饰打扮，爱着绕地长裙。两个丫环，一个叫春云，一个叫绿

梅。王小姐又会吃酒，又会做两句歪诗，又喜时常在门首玩耍，我如今同你到那里去

走走，或在门首再看他。看看或者有些好光景，不消到西山去得，也未可知。”孟瑚

道：“既如此，今日就去，只看缘法，可凑巧否。”

两个急走到西园那边来，只见旷野间，一个大墙门前一带杨树，杨树边果然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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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白的妇人，倚在丫环肩上，在那里闲看。许弄生忙拽孟瑚的衣袖道：“你看，你

看。”曹孟瑚一看，宛然是船中的那个。孟瑚踱来踱去，恨不得上前去扯他一把。那

妇人见孟瑚看得着相，含着笑，低声对丫环道：“这个人恰像前日二郎庙里，跟着我

们船走的，为什么倒在这里？”孟瑚听得二郎庙三字，道：“他有心，所以记得。”因

此一发狂荡起来。那妇人对孟瑚又笑了一笑进去了，叫声：“春云，关上了门。”那

丫头口便应了，又立在门首望望，那孟瑚见旷野无人，竟大着胆，上前去一个肥偌，

道：“姐姐可认得二郎庙里的人么？”那春云道：“认得。你是什么人？没廉耻。”嚷

起来。弄生忙道：“姐姐不要嚷，我们就是你们何伯伯的相知。”春云道：“就是何伯

的相知，也不该如此不尊重。”弄生道：“他是书渴子，我央何伯伯来赔你的礼罢。”

春云关了门，进去了。

只见许弄生走到隔壁去，会了何老儿，来对孟瑚道：“你须将些礼物，托何老儿

送与春云，做个后来相识。你方才也可如此造次。”孟瑚将一两银子，递与弄生，弄

生去了。少顷，出来道：“好了，可见银子是好的。那春云见送银子与他，欢喜得

紧，如今倒有一半功夫了，春云与何老两个是脚了。”孟瑚道：“如今计将安出？”弄

生道：“要此速成，要费些大银子哩。”孟瑚道：“只要上手，银子我不论。”弄生道：

“既如此，我有一计，你明日去买南京花绸二疋，金枝松一只，走盘珠十颗，分外将

元色背褡缎两个，大红汗巾两条，送与二个丫头。外将酒一坛，白银四两，送与何老

儿。我与你一总拿去，先到何老那边一揖，竟送与他，坐在他身上，说你里边家主

婆，已有意的了。你落得做个人情，将银子买果儿吃，他受了。再将礼回他，转送与

春云，也是这等说，不怕他不肯的。”孟瑚道：“也罢，我如今去备起来，你与我拿

去，或就了谢你。”弄生道：“我去还你停当。”

又隔了两日，果然许弄生跑过来道：“着了！你快快整备去做新郎。”孟瑚大喜

道：“如何了？”弄生道：“我送了去。那老儿见了银子与酒，欣然道：‘不妨，我有

个道理。’他先将珠子及金枝松，〔拿〕进去〔问〕小姐道：‘小姐，有好珠子与赤

金首饰在此，一个人要兑的，小姐可要么？’王小姐道：‘要是要的，只是没银子。’

他就道：‘小姐若要银子，可以缓得的，就到冬间与他来也罢。’小姐将珠子看了又

看，道：‘好白珠子。’将松枝看了道：‘金子赤得紧，不知共要许多银子？’那老儿

道：‘不知。他这个人就是我相熟的，昨日说起，他说在二郎庙曾见小姐来。我说小

姐喜欢首饰，他故把来兑的。’那小姐见说二郎庙那人，他就顿一顿道：‘既如此，

教他明日来当面议议价看。’那老儿见他会意，就说还有南京花绉要一起卖的。小姐

笑道：‘你一发拿来看看。’四件通收了。你如今进去面议，看光景，相机行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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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帮你。”孟瑚听了，忙向弄生唱个喏道：“多谢。”

于是连忙打扮齐整，与弄生竟走到园侧首，等到晚间，只见那何老儿道：“来了

么，待我先去说声。”少顷，只见何老道：“小姐在门首了。”孟瑚于是竟走进他门

里，大着胆，唱个喏道：“小姐，珠子首饰，用得着么？”那小姐将衣袖掩着口道：

“要是要的，只是要许多价钱。”孟瑚道：“既是小姐中意了，小姐是在行识货的，任

凭见赐罢了。”那妇人笑了一笑，竟叫春云走到孟瑚身边来。低声道：“珠子只值十

两，金枝松我要做使用的银子，小姐说，叫你夜间到后门首，悄悄进来兑。”孟瑚嘻

着脸道：“一一依小姐。但今夜银子，准要兑的。春云姐要烦你帮衬一帮衬。”那春

云将孟瑚瞅一眼道：“月又好，你来便是，只管说。”孟瑚低声道：“可要与那何伯伯

得知么？”春云道：“不必相闻他。”春云回复那小姐，小姐把手儿同孟瑚一招，进去

了。那孟瑚忙来对弄生道：“如今是了。只是今夜我胆小，你便住在左近，进去时，

千万与我看看，我先送二十两银子与你用用。”弄生道：“好呀！棺材出了，讨挽歌

郎钱四十，两头一齐要的。”孟瑚道：“便罢，我也带得百金在此做使费。”弄生拿了

四十两，又道：“再拿十两，一两一封，封在身边做使用。不管丫环孩子见了，即与

一封，这便无言，又有护卫了。”孟瑚道：“说得有理。”于是与弄生打点不题。

却说孟瑚果然等到夜深月上了，悄悄走到后门，只见春云已立在门边，见了孟

瑚，把手一招，低声道：“来。”孟瑚悄悄走进后门，春云已拽上了门，孟瑚忙去勾

住春云，春云带了笑，一推道：“臭王八，老婆在里边，不要这样猴急。”一引引到

仓房里。孟瑚道：“卧房在那里？”春云道：“你随我这里来。”又走到里边，三间一

带花厅，果然清洁齐整，甚是幽雅。两边俱是花卉。只见那妇人浓妆艳服，初不是日

里光景了，灯下看看，愈觉妩媚。两人相见，各说心话。王小姐道：“妾自二郎庙一

见，直思想到如今，不道又承厚情，今得一会。”孟瑚道：“小生一介书生，蒙小姐

错爱，许接芳容，粉身难报。”只见一个丫环捧茶来。吃了茶道：“酒已排在东边书

室里。”孟瑚道：“夜深了，夜饭不消扰罢，恐酒误了正事。”小姐笑道：“这样性急，

不日里来了。”孟瑚也笑道：“其实日里就来的。”王小姐道：“既如此，请坐了，快

饮三杯。”孟瑚忙忙吃了道：“收了罢。”欲火如焚，就去搿那王小姐。小姐一推道：

“丫环在此，羞答答，你先去睡，我净净手，卸了头面就来。”那曹孟瑚走到床前，

见喷香的被窝，脱了衣服，就钻下去。

那妇人即下了帐子，脱了外衣服，正要上床，只听得外边一声喊响，道：“不要

放走了。”孟瑚吃一惊，忙爬起来，已是挤了一房的人，道：“好好小姐，做得好

事！”把王小姐一把拖出房去，两个把火把一照，又把曹孟瑚赤条条拖下来道：“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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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好事，拿刀来。”只见一个人把一柄雪亮的大刀，犹先杀汉子，再杀淫妇。孟瑚吓

死在地下，口里但喊道：“列位饶我狗命，但凭要我许多银子，况且不曾动弹。”一

个人道：“你这狗才，快杀，快杀！”只见王小姐在外乱哭道：“不干他事，是我不

是，饶了他，杀我罢。”又有一个人道：“既如此，问这狗头将许多银子来买命？”孟

瑚道：“一千，一千。”那人道：“少，少。”孟瑚道：“再加二百。”那人道：“口里

说有何着落，只是杀了罢。”孟瑚慌了，又喊道：“不要忙，我有一相知在左近，叫

做许弄生，教他来，银子就有了。”那人道：“既如此，你说在个所在。”孟瑚道：

“在何伯伯门首。”只见一个人去了一回，扯那许弄生来了。孟瑚飒飒大叫：“老许救

我。”弄生道：“怎么不小心做出来，如今教我来怎么处？”孟瑚道：“我有银子在家

里书房中橱里，你与我拿一字去，对我父亲说，悄悄拿一千二百两，来救我的命出

去。不要悭吝，左右前日所得之物，原是我命中的。千万，千万！作速，作速！”那

许弄生急急讨了他字去了。

到了曹家，已是半夜，曹有华方微睡觉，只听得门上有人叩门，〔说〕：“寻老相

公去救大相公命哩！”有华听了，吃了一吓，忙跳起来，见了许弄生。弄生道：“令

郎有字，老伯且看了说。”有华接字一看，上写道：

照字发银一千二百两，男里书房橱中自有，可速兑足。着一家人同许弄

生拿来，救孩儿之命，不可稍迟，不可稍吝。前日之物，原男命中之物也！

千万作速。

男成器百拜

那老儿看了字，问了情由，叹口气道：“罢，罢！左右是他的。”爱子之心胜了，

只得一一兑足。弄生急急拿了就走。等银子一到，天将明了，这些人将银子兑了，又

叫孟瑚写了甘服。放他时，又道：“如今割了一只耳朵罢。”孟瑚慌了，又求道：“饶

了罢，我身边还有百二十两，一并送了罢。”然后逃命回来。

路上一路叹气道：“一饮一酌，莫非命也。一个美妇人，若上了手，用掉这些银

子，也不懊悔；如今白白里送与他，又加一吓。”归家闷闷不乐，又没趣得紧，及至

妻子得知了，又被他嚷骂了三四日。骂道：“没廉耻的王八，虾蟆在阴沟洞里，想天

鹅肉吃。我与你一橹一船，有甚不好？弄出这样事来。”埋怨得曹孟瑚进不得，出不

得，于是静坐在书房里没瞅没睬。

过了几日，一日对家人道：“你去请许相公来闲话闲话。”家人去了半晌，回复

道：“不在家里。”孟瑚又隔了月余，心上想道：“不知王小姐如今怎么样了？可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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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又害了他。那个捉奸的，不知他的是什么人？如今事冷了，我去打听打听

看。”于是慢慢走走到西园左侧，走来走去，一些动静也没有。立了半日，只得在近

边人家借住了，问道：“前边野里高竹面的是什么人家？”那人道：“是南京张翰林的

花园。”孟瑚指着道：“是这一带杨树里边。”那人道：“怕不是。”孟瑚道：“前日闻

得有个实山王家住在此？”那人道：“那里有什么王家？自从张之问了封钊的，近日

有一班光棍，私与他看门的说通了，借住了月日，如今已去了个把月了。”孟瑚暗惊

道：“难道他俱是骗子？我如今寻许弄生问他。”一口气走到弄生家来，只见门也锁

着。问问乡邻，乡邻道：“近日同一班人说南京去赶节了。”孟瑚满肚里疑惑不信。

时近也月了，孟瑚道：“如今科考年时，我且干名遗才到南京去耍耍，趁便打听

他下落。”孟瑚果然到江阴老去，有了遗才科举。来到南京，寻了下处，场期已近，

忙去纳了卷回来。从大功坊过，只见这些秀才，纷纷道：“应天府府尹，昨日拿了个

假关节，撞太岁的，今日审，看他如何审法？”一人道：“只可惜这个美少年，何苦

做这样事。”又一个道：“就是那两个小年纪的，还不上十六七岁。”一个道：“今日

未结收监，明日还要打了枷号在贡院前示众。”那孟瑚听了。也不在意。明日清晨，

他有心去看，一走走到大功坊，只见一丛人拥了几个人，各带三百斤的枷，打了五十

棍，血淋淋的扛来。孟瑚齐上一看，吃一大惊道：“那小后生的面孔，与王小姐一

般，后边两个与春云、绿梅无二，后边一具竟是许弄生！又有一个，就是个何老伯，

又有两个，却不认得，想一想，一个宛然是前日持刀要杀我的。”

看官！你道巧不巧，原来前日曹孟瑚与许弄生说了，他就定这一计，叫孙韵士扮

了王小姐，韵士两个#友，扮做丫环，何老去暂租了张家花园。先叫韵士在二郎庙烧

香，后约送礼，夜间相会。几个做定圈套，恐怕出丑，临时捉奸，又勒甘服，使无后

言。当时孟瑚看得亲切，却不道仇人相见，分外眼明。孙韵士与许弄生偷眼瞧见曹孟

瑚，将头低了。孟瑚要挤上问他，转一念道：“罢了，骗又骗了，如今又天报了。”

却去问旁人道：“为何拿了他们？”一个人道：“你不知这一个后生，就是这四个人的

#友，他们都是大骗子，在这里骗了几个书生来，骗了许多银子，在院子里嫖。吃醉

了，走出门来，谁想落出一个纸包在地，包上写大主考视窍两件，竟被主考家人拾着

了，私订他到了寓所，急去报了主考。主考写书与府尹密拿的。昨日审明，今日要立

枷枷死。”孟瑚也不敢说自己被骗的话，走归下处道：“天这样近的。”

乡试回来，再不思想结识美妇人做风月事了。从此安心与妻子欢好如故，后来生

了四个儿子，家事依旧挣好，大富起来。请先生教儿子读书，俱进了学；媳妇俱攀读

书人家，至今温饱如初，诗礼传家。可见为人便当安命，再不可起妄想的念头。所以

苑圆缘
!!!!!!!!!!!!! 摇 风 流 悟

!!!!!!!!!!!!!
摇



说：

妄想便心痴，痴心便着迷。

失财几丧命，觉后始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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